
第２０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

文艺的责任与担当 

———由曾海民《挺过两百天》说开去

刘文良，罗依坤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文学艺术在中国梦的建构中承担着严肃而特殊的使命，文艺家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围绕“中
国梦”和“正能量”这样的时代主题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贴近生活，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讲述中国好故事，抒写中国新精神，

让通俗与高雅相辅相成、相生相济、相得益彰。株洲作家曾海民的小说《挺过两百天》将镜头聚焦于百姓民生，恪守“通而不

俗”的创作原则，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美学的方式抒写出我们共同的经验，诠释和演绎着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梦主

题，平易中体现出不俗的品味。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正能量文艺，正是需要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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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能量，是近年来文艺界反复倡导的一个叙事
姿态，一种写作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

强调，艺术家只有解决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

当的问题，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才能找到它的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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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找到它的价值观，有助于社会、心灵、生活、家园

的和谐。文学艺术家的选材与立意体现出强烈的

责任感，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体现出担当意识，文艺

的责任与担当就有了坚实的保障。当前，“中国梦”

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梦想，文学艺术在中国梦的

建构中承担着严肃而特殊的使命，文艺家必须深深

扎根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围绕“中国梦”和

“正能量”这样的时代主题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株

洲平民作家曾海民及其平民小说《挺过两百天》

（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文学界·湖南文
学》２０１２年第 ８期发表；《株洲晚报》２０１２年连
载），正是以其强烈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践行着群众

文艺的中国梦。

　　一　聚焦百姓民生，彰显使命担当

心浮气躁，哗众取宠，阿世媚俗，脱离群众，批

评失语，恐怕是世纪之交我国文艺界普遍存在的陋

习。究其根源，乃在于很多文艺家缺乏应有的担当

精神，他们不愿意亲近群众，不能沉下心去体验生

活。习近平强调，“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

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

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

方。”［１］善于观察生活，贴近生活，挖掘生活，在人民

群众鲜活而平凡的生活中找出好题材，聚焦群众的

命运，倾听群众的诉求，回应群众的关切，表现群众

的情感，这样的作品才会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才能为中国梦的筑梦工程添砖加瓦。曾海民是原

株洲水电段一名机械维修工，工人的本色让这样一

位平民作家对普通群众有更多的熟悉和认同感。

他乐意站在群众的角度看待群众，站在群众的角度

感悟社会，乐意反映群众的生活和心声。《让我为

你唱首歌》有感于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矛盾，《九

五年的烈日》在当年属于以超前意识关注“工伤赔

偿”的预见之作。这些小说均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

照，因其贴近百姓而让人倍感亲切。关注现实，潜

心生活，文学艺术就会有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正

如曾海民所说，“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常

常让人左右为难。当你选择了左，你的眼睛会盯着

右，当你选择了右，你的心却在左边突突地跳。有

了矛盾，也就有了故事”。［２］曾海民发表的作品并不

是很多，但每一件作品都堪称具有群众文艺精品的

资质，《挺过两百天》更是作者扎根人民群众、悉心

体味生活的心灵收获。

在当今的小说世界中，小年轻们复杂过度的情

感纠葛，家庭成员的意外“缺位”与“在野者”的寻

机“补位”，“不露白不露”的敏感镜头，“伤了也白

伤”的种种暴力，等等这些，往往成为一些作品攫取

读者眼球的“资本”。然而，曾海民对这些却并不感

冒，他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感悟别人感悟不到或者

根本不愿感悟的东西。尽管很多只是凡人小事，但

他却视若珍宝，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好金子可能就

隐藏在大家忽视的沙子当中。中国梦的实现，需要

有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者披荆斩棘，需要有

大智大慧、开拓进取的科技人才创新驱动，同时也

离不开众多的凡人百姓默默奉献。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生活起居、婚育赡抚都是

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梦的实现，对于每一

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憧憬，同时也是一份责任。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有自己的担当，虽然有大有

小，但只要是正能量，便都可以成为梦想之厦的一

块砖、一粒泥。文学艺术家要善于发掘脚下这块熟

悉的土地所蕴藏的正能量，发现身边普通群众的真

善美，表现他们身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挺过两百天》刻画了一个个勇于担当的人物

形象。为了能够让父亲和儿子安然度过特殊的时

期，丈夫林卓和妻子吴小菲宁愿自己在痛苦的漩涡

里煎熬；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不给国家增添负

担，老爷子嘱咐骨灰抛撒江河……尽管作品立意的

关键是情感问题，但从字里行间的叙述中，我们依

然能够捕捉那非同一般的正能量：林卓是一位才华

横溢、深得学生喜爱的老师；儿子林亚无愧为一个

品学兼优的高三“学霸”；老爷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医学泰斗，而他的六个学生同样是医学战线的佼佼

者。正是家庭的责任、工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共

同构筑了一个个和谐与进取的梦想。就责任意识

而言，吴小菲自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正是她

不负责任的越轨行为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巨大

的痛楚！然而，从作品情节的发展来看，为这一次

不负责任的失足，她用了更多的负责任来弥补。中

国古语说“人无完人，孰能无过”“亡羊补牢，犹未

为晚”，如果小说没有给吴小菲“负责任”和改过的

机会，那恐怕也将是小说作者曾海民的不负责任。

负起责任后的吴小菲，其实还是挺能让人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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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作者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这些“责任”拍

节叫好，它只能让我们去咀嚼，去品味，去感悟。

中国梦是全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的梦想，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靠什么来保证？当然是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与担当。

平凡责任大担当，文学艺术的使命也正在于此。

　　二　讲述“中国故事”，抒写中国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今文

学艺术最响亮的主题，而“中国故事”则是诠释和演

绎中国梦主题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元素。讲述中

国故事，讲述中国好故事，是中国梦文艺的活力之

源和魅力之基。“讲好中国故事，是传播中国声音

的重要方式和基本途径。特别是对于文学创作来

说，就更有条件和更有能力担纲这一重任，因为文

学创作本来就是讲故事的，它天然赋有着最能把故

事讲好、讲精彩、讲澜熳的美学机制与艺术要素，并

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彪炳史册、熠耀时世的大作品和

好作品。”［３］也正是这样一些经典的中国故事好作

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中华之崛起而

挥洒汗水甚至奉献生命。

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

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

性、命运与希望。”“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

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

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

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

世界与未来。”［４］“中国故事”是故事，也是人生。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美丽而神奇的自然

风貌，悠久而丰富的人文历史，浓郁的民俗风情，居

功至伟的开国功臣，平凡普通的创业者，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就，等等，无一不是中国故事的丰富矿藏。

开发中国富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

中国风采，可以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彰显文化自信，

有效地提升文化软实力。“只有真诚地、理性地、机

敏地，幽默、自然、诗意地表达中国故事，才会让别

的国家的观众，即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

化多元化、冲突与合作共存的动荡世界里，同样能

感触到现实中国的旷怀达观，凝重沉稳，温情和谐，

智慧而充实，快乐而轻逸的生活旋律。”［５］

很显然，曾海民《挺过两百天》讲述普通人的家

常生活即是属于“中国故事”的一个版本。“中国

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的表达，主张在故事中讲

述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内心情感与性格内涵。

曾海民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故事，关

注的看似都是人物的个人命运，但是，个人命运的

背后却折射出这个时代较为复杂的“中国经

验”———传统与开放交织转型期中国百姓的精神纠

结。吴小菲身体的“意外”出轨与心灵的长久愧疚；

林卓对妻子咬牙切齿的愤怒与对岳父的体贴入微

……即使是以“骚友”自诩的闺蜜左芝华对于自己

的放浪也常怀自责之心。在吴、林这样一个简单的

家庭中，原本纯粹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而小小

家庭发生的微妙变化也正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

个微缩影。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大多是注重传统

伦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凝聚着相当厚重的文化积

淀，这也正是小说主人公宁愿痛苦“挺住”而不愿轻

易解脱的原因。为了孩子，中国父母什么都可以牺

牲，什么都可以暂时放弃。《挺过两百天》中，为了

让儿子能安心参加高考，吴小菲和丈夫这对本该立

马离婚的夫妻立下了“挺过两百天”的协议，像这种

彰显特殊伦理责任的生活事例，在现今的中国社会

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只要是为了孩子的幸福，不

仅仅只是挺过两百天，即使是痛苦地挺过一辈子，

很多父母也愿意。小说中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岳

父，之所以都在守持着某种传统伦理，原因就在于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不是那么

可以轻易扔弃的。

小说“中国故事”的成功讲述，关键就在于他幽

婉细致地触碰到了我们很多人的内心深处，以中国

美学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经验。

这样的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出现在哪一个中国家

庭中都可能不会让人产生怀疑，作者用一种看似漫

不经心实则精心构设的叙述笔调，试图将其中那丰

富、复杂而微妙的东西再现出来。从这些普通人的

生活细节以及情感与心灵的隐幽之处，细心的读者

不难体察到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追求，体察到

中国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惯用方式，体察到在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的过程中中国人心灵的

矛盾与冲突。

当然，中国故事最好以中国文学方式来讲述，

“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介入事件和情感的方法，方式

里凝结着民族的精神气质、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等

民族特有的一切”。［６］《挺过两百天》中相对含蓄蕴

藉的表达方法、近乎散点式的故事构架、诗意化的

呈现方式，既基源于中国美学的叙事传统，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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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相映成趣，行文上显得更加自

由，更加洒脱。无论是林卓的才气，还是老爷子的

不凡，抑或是儿子的优秀，作者都没有进行正面渲

染，而是在不经意中“透露”出来的。这样藏而不露

或藏而微露的表现方式，因为少了一些故意，少了

一些矫揉，似乎更能激发我们的向往之感。

　　三　恪守“通而不俗”，平易中见品味

近些年来，中国的文艺饱受诟病，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低俗之风甚嚣尘上。为了获取最

大的经济利益，一些文艺创作者、表演者根本无视

道德准则，无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专门以迎合部

分观众的低级趣味为目的，往往是能俗则俗，不能

俗也俗。文学中充斥着暴力与色情，语言粗俗；舞

台、荧屏上充斥着低俗的表演，镜头露骨。面对如

此尴尬之境，一些文艺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

归因于群众，认为群众的趣味就是如此，要走群众

路线就不能免俗。这当然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其

错误就在于将“通俗”与“低俗”混为一谈。通俗是

文艺所提倡的，而低俗则是文艺所应该反对和抵制

的。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严

肃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

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

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学艺术要

肩负起社会责任，讲格调、讲品位，不迎合低级趣

味，不搞低俗、庸俗、媚俗”。［１］

文艺作品是不是离开低俗真的就没有了市场

呢？《挺过两百天》以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挺》

不是没有机会描写男欢女爱的床戏，吴小菲的出

轨，左芝华的放浪，如果换作别的小说家来写，可能

免不了好好地渲染一番云雨细节，以借此抓取读者

猎艳的眼球，或者来个“此处删去 ×××个字”，刺
激刺激读者的想象。但是，每每在这样的关头，曾

海民却总是轻描淡写，这可能令不少读者有些失

望。只不过，高明的小说家不会真让读者失望的，

他会通过其他细节的巧妙设置更加紧紧地抓住读

者。就在吴小菲与老同学缠绵之后，丈夫林卓突然

回家了，按照一般的情理，读者可能期望“有好戏看

了”，然而，读者期待的“好戏”并没有如期上演。

不过，一个意外的情节却给了读者更多的新鲜感：

丈夫因为打不开被反锁的家门而打电话给妻子，妻

子让丈夫离开家门等候１５分钟。在这个过程中，
丈夫没有踹门，没有报警，没有用一切常规手段，而

是选择撤退……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恐怕也是

一般读者所难以想象的。然而，读者又很想知道为

什么会这样，这样的丈夫是十足的懦夫还是真正的

勇士？这就留下了一个待解的悬念，而正是这样一

个悬念，让我们慢慢地看清了林卓的个性。

也许，这就是“通俗”与“低俗”的区别。虽然

只是一字之差，但通俗与低俗却是有着本质不同

的。“通俗是语言问题，是语言的大众化；低俗是格

调问题，是内容的庸俗化。”［７］“通俗”与“低俗”既

相区别又相联系，相同的是，它们都面对大众，提倡

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不同的是，通俗以引导大众

“向美”为旨归，力求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人们的

情操，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艺术享受；而低俗则

主要是引诱大众“向丑”，以带给人们无聊、庸俗的

感官刺激为目的，常常拿暴力和黄色当笑料，拿损

人当幽默，拿无聊当有趣，把不宜进入艺术表现的、

没有审美意义的东西当作艺术审美的内容来加以

张扬。区分文艺作品是通俗还是低俗，一个简单的

方法就是看它是一门心思地强调看头、噱头、搞笑

以迎合部分消费者的低级趣味，还是通过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去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精神

追求。

通俗文艺是和谐畅达的文艺，矫情、做作、滞涩

是通俗文艺的忌讳。虽然很多读者可能会钟情于

曲折的故事情节，渴望享受出其不意的艺术氛围，

但是，如果这些曲折、意外不是建基于情节的自然

发展，那将会让读者更加难受。阅读《挺过两百

天》，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对作品人物出场时机、入

场方式的天衣无缝发出惊叹。这里不妨试举一例：

吴小菲究竟有几位前男友呢？“她正在思索，别的

男人如果遇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会是一种什么样

的表现，答案可能会有多种，但是，他们都不会像林

卓那样，只讲一句话，便没了下文。”“假如换成唐英

呢？唐英是吴小菲的第一任男友……”“如果换成

贺光明呢？吴小菲想到了她的第二任男友……”吴

小菲的前几任男友是谁，是做什么的，他们的感情

为什么会无果而终，等等这些交代是如此的自然。

另外，像吴小菲的父亲是医学界的泰斗，儿子是才

华横溢的高中生，等等人物的出场和介绍都是那么

地自然而恰切，让我们看不到丝毫的斧凿之痕，不

得不让人由衷地赞叹作者思维的敏捷与严谨。

雅与俗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

是完全可以统一或者融合的。文艺创作者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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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通俗”与“低俗”甚至“鄙俗”界限的同时，充

分肯定通俗文艺的积极社会作用，发挥通俗文艺的

特殊效能，促进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相辅相成、相

生相济、相得益彰，让文学艺术俗中生雅、雅中导俗

得以实现，从而更好地完成“武装人，引导人，塑造

人，鼓舞人”的历史使命。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民

的梦，文艺是联通梦想与生活的桥梁，健康通俗的

文艺可以给予广大人民群众心灵享受和精神力量，

通而不俗的群众文艺是中国梦的梦想支柱。“一部

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

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

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

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

在市场上受到欢迎。”［１］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像及

时的阳光雨露可以温润我们的心田，应该像香气四

溢的咖啡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应该像高雅的音乐

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过，“文学艺术不

是在中国梦之外，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中国梦一个重

要构成部分，而且完整地编织和实现一个中国梦，

缺了文学和艺术之梦，梦就不完整。怎么样实现文

学艺术的中国梦？毫无疑问，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

国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国人民编织和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然后去表现在这个过程当

中人的发展、人的丰富。”［８］曾海民，一个平民作家；

《挺过两百天》，一部平民小说。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然而，这样一部淡然的小说

却寄托了满满的中国情怀，充满了现实的生趣，诠

释了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习总书记强调，“追求

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

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

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

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

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

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１］曾海民对生活的体

察是细致的，对现实人生的感悟是深刻的，对人物

内心和情感的琢磨是认真的，对艺术境界的追求是

执着的。一句话，他对待文艺的责任与担当是丝毫

也不含糊的！中国梦文艺，文艺中国梦，需要的正

是这样的使命担当。

文艺的生命在于打动人，在于推动文明进步，

而文学艺术能不能打动人，关键还在于作品中所蕴

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具不具备掀起读者、听众、

观众情感波澜的艺术魅力。同时，文学艺术助推

“中国梦”，还必须拥有全球化的意识。文艺家应当

善于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眼界从中国本土向全世

界拓展，以中华精神和中国元素为内核，生动、形

象、诗性地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华好故事，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想与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向

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境界进行有机对接和延伸，通

过展现中华民族的特殊魅力吸引世界目光转向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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